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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家

5 月 11 日，云南省曲靖衡水实验中学举行了以“十八而
志，腾飞梦想，感恩与责任”为主题的成人典礼活动，600多名
学生及家长参加了仪式。图为学生和家长在成人典礼上拥抱。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云南曲靖：成人典礼感恩父母

我们在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景东管护局大寨子监测站留宿采
访的3天里，每天早上，西黑冠长臂
猿的鸣叫声如同“起床号”一般唤醒
整片原始森林。

大寨子监测站工作人员刘业勇
跟踪监测长臂猿已有10余年。他说，
晨间鸣叫是西黑冠长臂猿的一大特
色，常常会持续10多分钟，而且声音
嘹亮，远远就能听到。如果跟丢了，重
新找到长臂猿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上
午听它的鸣叫声来定位。

刘业勇还把长臂猿的晨间鸣叫
形容为“二重唱”。这是因为长臂猿晨
间鸣叫首先由雄性发起，像是一个开
场，之后，长臂猿“家庭”里的雌性就
紧随其后，选择性地加入鸣叫，形成
了“夫唱妇随”的合唱鸣叫方式，音色
独特而有节奏感。

“这样的鸣叫行为具有保卫领
地的功能。”正在大寨子开展西黑冠
长臂猿“鸣声通讯”研究的中科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牛晓炜告
诉我们，生长在野外原生态环境的
长臂猿都有自己的“家域”，有的达
200多公顷，晨间鸣叫最主要的功能
是宣告主权。“每天一大早就在自己
的家里鸣叫，就是在宣告这个地盘
是有主人的了，这就起到了保卫领
地的作用，能有效减少猿群间的直
接冲突。”

牛晓炜告诉我们，长臂猿是4大
类人猿之一，和人类的进化关系较
近，对其鸣叫行为进行研究，可以作
为研究人类语言在进化方面的一个
模型，也能为长臂猿的保护和监测提
供支持。

由于西黑冠长臂猿具有分时段
鸣叫的规律，每天鸣叫的时间大多集
中在上午，午后很少鸣叫。为了听懂
长臂猿的“语言”，牛晓炜开展科研也
就把时间集中在上午时段，天还没亮
他就得起床，打着头灯，带上设备，在
天亮之前赶到长臂猿的栖息地等候
开展科研，忙到午后2点多才回到监

测站。时间长了，他说
自己已经没有正常的

“饭点”概念了。
“鸣声通讯”是研究长
臂猿如何通过声音来
传递信息，研究其声音
能为它在大自然中生
存提供多少便利等等
一系列课题。“回放实
验”是牛晓炜的主要研
究手段，用录音设备将
长臂猿的各种鸣叫声
录制，再回到原始森林
用扬声器播放给长臂
猿听，观察猿群的反

应，最终分析推断各个类型的声音所
代表的具体含义和区别。

“西黑冠长臂猿鸣声类型丰富，
也很有特点。”经过2年多深入原始
森林与长臂猿的近距离观察，牛晓炜
对西黑冠长臂猿的鸣叫行为已十分
熟悉。除了晨间鸣叫之外，当有家庭
成员走散后，猿群会为聚拢而发出联
系鸣叫；遇到危险、受到惊吓时会发
出一种警报鸣叫；发生冲突时还会发
出一种类似小鸟的鸣叫声，这样的叫
声十分短促。

牛晓炜还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现
象，在进行“回放实验”时，西黑冠长
臂猿不仅会向声音的方向移动，还会
发出鸣叫声来回应；在相邻区域生活
的长臂猿，鸣叫的方式差异会比不同
区域个体鸣叫的差异更大，特别是雄
性发起者的鸣叫声，在鸣叫时间的长
短、鸣叫音节的频率有明显差异，似
乎是要刻意使得自己与众不同。“这
些现象都需要用实验去进一步分析
和推断其具体意义。”牛晓炜说。

在无量山的原始森林里，每天清
晨，长臂猿响彻林间的鸣叫声，让这
里充满了活力和神秘感。这种源自大
自然的声音丰富而奇妙，让我们用心
聆听，感知它们的喜怒哀乐。

记者 沈浩/文 陈飞/图

我和我的祖国（２）

才过完春节，父亲说：“过几
天我就80岁了！”父亲是1939年
春天出生的，到今年3月刚好80
岁整。回首这一生，父亲说：“真有
意思，我的人生大事都在‘9’字
年，还都与国庆有些关系。”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
立，那时的昆明还没有解放。父亲
记得，当时爷爷的一个朋友叫范
大叔，与闻一多先生共事。因被国
民党特务追捕，还躲到爷爷在白
马庙的家中避难。范大叔给父亲
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
成立”，还教父亲的弟弟妹妹们唱

“山那边有好地方……”。 当年
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随后，
二野四兵团进军云南，父亲的姐
姐第二年就参加了解放军。

1959年10月，父亲已经是昆
明工学院的一名二年级学生。他
是云南第一批钢铁冶炼专业的大
学生。10周年国庆那天，父亲参
加了由国家体委倡导的全国马拉
松活动，和几千名昆明年轻人从
省体育馆一直跑到呈贡。父亲获
得国家体委颁发的马拉松三级运
动员证书。父亲说：“那时候，我们
就像电影《青春万岁》里的年轻人
一样，朝气蓬勃，一心一意渴望加
入到建设年轻的共和国的队伍
中。祖国各方面建设都急需钢铁
人才，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当年的
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到
全国各大钢铁厂，后来好多都成
为业务骨干和企业领导。”

1969年10月，刚刚30岁的父亲
被造反派捋掉了车间副主任职
务，虽然指挥不了生产，但担心炼
钢工作会出事故，他与工人们仍
坚持工作。他对大伙说：“国庆时
节，我们能做的就是多炼钢，炼好
钢。”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重
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当时，四个现代化建
设，处处需要钢铁，而中国钢铁年
产量还不到2000万吨，欧美、日
本等国家钢产量已经到了1亿吨
以上。1979年国庆节后，像父亲
这样懂技术又在企业有生产经验
的人，很快就在新组建的钢铁冶
炼科室找到了用武之地，一干就
是20年。

伴随着云南工业建设的大踏
步发展，父亲在钢铁乃至有色工
业项目设计中深耕勤作，从一个
普通设计师到专业组长、总设计
师。1989年，父亲50岁时，已经进
入设计院的学术委员会。

1999年，父亲退休了。他和
母亲去美国和加拿大旅游了几个
月；2017年，父亲又去了他年轻
时最向往的俄罗斯，圆了他一生
的梦想。“走了几个世界大国，他
们的工业基础都是人家自己干出
来的。我们国家的强大，也是靠自
己干出来的。这辈子能够和自己
的祖国一起成长壮大，没有遗
憾！”父亲说。

记者 张文戈

父亲的“9”字年
走近自然保护区⑤

为了听懂
长臂猿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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